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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向野蛮人学来的陋习

这篇令人会心而笑，介绍吸烟，吸毒的历史、危害，吸一口烟，
吸一回毒，都如醉如仙，谁又知道这烟枪，锡纸却毁掉了江山和家
产。

【光绪帝不仅喜好鼻烟，而且还吸水烟。����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帝随慈
礻喜仓皇出逃，随行的岳超在《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一文中有如下回忆：“光绪着青

洋绉大褂，手携一赤金烟袋，神色沮丧，⋯⋯”】

【乾嘉年间人潘奕隽的一首小词《菩萨蛮·赋烟草》则是一则很不错的小品：何人种

出相思草，依人欲化情丝袅。赋到淡巴菰，翻书故事无。香销吟来就，春困针停绣。合

伴一瓯茶，轻圆泛乳花。】

【还有一首不明作者的《鹊桥仙》词，“樽前席上，明僮传与，吹气如兰堪忆。山人

肠肚转车轮，这吃字虚名何益。偷闲忙里，消除烦恼，也有些儿风力。醉乡户小不封

候，拚做个烟霞成癖。”】

【贩毒和吸毒者无心或无力从事农业生产，致使大片农田荒芜，严重影响当地的农

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如瑞丽姐勒乡某村的��户���人，其中��户共��人有吸毒、贩
毒行为。不少家庭因此吃了上顿没下顿，人均收人从����年的����元下降到����年
的���元。澜沧县下军勐寨��户拉祜族住户，由于吸毒而变得好吃懒做，盗窃成风，
田地荒芜。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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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至今没有房屋，常年栖身岩洞，如同中原始人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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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鸦片的流入

一、罂粟及其药用

拂霖国的底也伽 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在西方广为知晓的中国罂粟，实际上

是郁金香。因此，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

《旧唐书》列传第���卷载：“乾封二年（公元���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
国学者夏德（Gsjfesjdi）以及中国学者岑仲勉等的研究，“拂霖”是伊兰语Gsxn、突厥
文Qvsvn等的译音。拂霖也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
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ufblbz ），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称，上等的底
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万能的解毒药，这种由���种物质
制成的丸状药，其作用可解除除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它的主要成分是：鸦

片、龙延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由上可知，鸦片是由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据史书记载，唐

时，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次。古阿拉伯人主要是经陆海两路前来中国
的。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

地。成书于��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和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

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如天宝年间（���—���
年），刘展作乱，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到扬州镇压，曾“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

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由此可见阿拉伯人之众。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

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为文献上可征的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

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年）的《唐本
草》有“底也伽”一条，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

聚，出西戎。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
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公元�世纪的上半
叶，唐朝初时，底也伽———也就是鸦片———已进入中国了。

“马前初见米囊花” 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据对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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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史颇有研究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指出：“罂粟的种子，即由阿拉伯商人，携

入中国”。而且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了。成书于开元时期（���—���年）的《本
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

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文宗时期（���—���年）的郭橐驼，也具有种
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到：“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

满”。

由于罂粟花的异常娇艳，唐人们已开始种植作为观赏了。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

中唱到：“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以

上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郭为长安人，雍是成都人，由此可见，至少那

时的陕西、四川已有种植罂粟了。但，雍陶所言的“初见”，又表明罂粟的种植尚不普

遍。

罂粟不仅作为观赏，其果实的罂粟籽似也有人开始品尝了。唐诗人李贞白有《咏罂

粟子》诗云：“倒排双陆子，希插碧牙筹。既似牺牛乳，又如铃马兜。既槌并瀑箭，直

是有来由”。

而到了宋代，罂粟又被称为“鼓子花”。鼓子花还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

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米囊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山樵野语》载词人张先晚

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龙靓”。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

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又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

凉，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作诗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

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鱼饼”和“佛粥” 进入了宋代后，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

益普遍。如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到：“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

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

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

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一定的认识了。

罂粟在唐代时还仅仅是观赏植物，而到了宋代，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

的《直指方》、王磟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

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宋徽宗的中医官通直郎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

“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杨士瀛的

《直指方》载：“粟壳治痢，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口久腹中无积痛止涩者，岂容不涩不

有此剂，何以对治乎。”王磟视罂粟为赤白泄痢之特效药，其方法是将罂粟子、壳炒而

研为末，然后加蜜制成丸，每服��粒必愈。谢采伯为宋理宗皇后叔伯，他在《密斋笔
记》中云：“罂粟红白两种，痔下者随色用之即愈。”辛弃疾（稼轩）曾患有此疾，后遇

一异僧以陈年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由此可见，宋代

已有用罂粟花治疾疗病了。

至南宋，名医林洪创新药———罂粟饼。其法是将罂粟洗净磨乳，去渣然后煮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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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后入极小囊压成块，用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薄而小的鱼片状，即为罂粟饼。

此后，“鱼饼”一词，一再被宋元明代的医生们所引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

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可见王硕已认识其副作用，并且提出了

抵消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

胃妨食而获奇功也。”这种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

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民间的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

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

一方面可推断它已进入了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已越来越广泛

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其弟苏辙有《种药苗诗》，所

记甚详：“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罂小如罂，粟小如粟。与麦皆

种，与麦皆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

柳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苏颂指出罂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徽

宗时的诗人谢迈有《咏罂粟花》七言绝句二首，其中对罂粟的医药功用云：“铅膏细细

点花梢，道是春深雪未消，一斛千囊苍玉粟，东风吃作米长腰。”所以，罂粟在宋代，

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金元时的罂粟方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金代

名医刘河间在《宣明方》中记载：“罂粟壳治咳嗽，甚效。”到元初，忽必烈于����年
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供他自己和亲信、卫士使用。����年，元人又在两
都———大都和上都分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元代的李杲号东垣，受业于张元素，为名震一时的医师，他善用罂粟治病，认为它

有收敛固气的作用。危亦林的《得效方》则提倡用罂粟壳治久泄。对罂粟认识最深的当

数名医朱震亨，朱字彦修，号丹溪。他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

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

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对罂粟的毒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

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

亡的事例了。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

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

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

二、一不而足

“鸦片”一词的出现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

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明代时期，四川、陕西、甘肃以及贵州

等地都植有罂粟。����年，徐霞客曾在贵州贵定县发现大片的罂粟花盛开，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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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

时人栽种罂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药用，直到明代成化年间（����—����年），才有了制
作鸦片的记载。

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

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又云：“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

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

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的记载。王玺作为封疆大吏，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

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

等。他的记录是极为重要的。其后有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到：“鸦片一名阿

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

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

的医家已懂得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Bgvoz 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

Pjvnq ，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而在受伊斯兰
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如云南，直到民国时期仍称芙蓉，芙蓉即是阿芙蓉的简称。另外，

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 苍玉粟等。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多
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已有���余年的历史了。
《本草纲目》中的鸦片 王玺的《医林集要》行世百年后，伟大的医学大师李时珍

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成就，编成《本草纲目》，这部成书于万历十四年（����年）的医学
巨著，详细记载了关于罂粟与鸦片的知识。李时珍把“阿片”作为正名。而把“鸦片”

作俗名解。至于阿芙蓉，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阿，方音称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

而得此名。”

明代时，中国人对鸦片的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李时珍指出：“阿

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

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采

集方法与后来完全相同了。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

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泄、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

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有趣的

是李时珍还告诫说：赤痢须用红花罂粟，而白痢须用白花罂粟。

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

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从《本草》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深入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制成，尚没

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

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从中我们已可窥见明代衍变中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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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了。

“乌香”与明神宗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

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

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即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

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斤乌香，给皇后���斤。直到民国
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

（����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万历四十三年（����年）的《货物抽税
现行则例》中规定：每��斤鸦片的税银为�钱�分�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
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
正德年间（����—����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吸食者

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昂，竟至于一两黄金换

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

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

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

能免。徐伯龄的《虫覃精隽》曾说，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成化癸卯，令中贵收

买鸦片，其价与黄金等。”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开此先例的“鸦片皇帝”。他在朝

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儒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而

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

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

晕，步履艰难。”连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在奸臣身

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

蛊。”究竟是万历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万历皇帝是个鸦片

瘾者，应是一个事实。这一论断亦为解放后的考古成就所证实。����年中国考古学界
对定陵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头盖骨作了化验，发现有吗啡成分的

残留。

烟草与鸦片 鸦片的早期流行，一定程度上与明末禁吸烟草有关。

烟草原产于美洲，自����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烟草后，烟草逐渐传入欧亚大陆。约
在万历年间（����—����年），烟草由菲律宾传入台湾、漳州和泉州地区，人称“淡肉
果”或“淡苋菰”。据《台湾府志》记载：“淡苋菰晒而切之，以筒烧吸，能醉人。原产

湾地，明季漳人取种回栽，今名为烟，达天下矣”。此后，很快流行于全国，“开门七件

事，今则增烟而八矣”。烟草的地位竟与米、面、油、盐、酱、醋、茶相并而列，可见

其影响之深。

烟草的吸食方法除鼻烟外，主要分旱烟与水烟两种。关于旱烟烟筒的起源，史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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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出自美洲。����年出版的《印第安通史》说：印第安人的酋长使用一种状如丫
的管子，将有丫的两端插入鼻孔，在管子的另一端装着燃烧的烟草。英国在��世纪中
叶已使用长杆子小窝窝的烟斗，形状类似清代延续至今的旱烟袋。后来其风习传入荷

兰，遂使荷兰人吸烟日盛。����年荷兰王子威廉二世同玛丽结婚而戴上英国皇冠时，
嘴上仍叼着他的长杆旱烟袋。荷兰人来东方殖民后，旱烟传到东南亚，又从那里传入中

国。初中国人用竹管吸食，闽粤一带多设烟桌，“烟草初行市井间，设小桌子列烟具及

清水一碗，凡来食者，吸烟毕，即以清水漱口，投钱桌上而去。”后其风日烈，公共烟

具化为无数私人携带物，人手一具，泛滥于社会。

水烟法传说首创于土耳其。那时的国王苏丹深居宫闱，嫔妃们每天簇拥着抽水烟

袋，享人间荣华。又有一说创于波斯。那里的人们发明水管吸烟法，用水来过滤烟草的

毒素，一时大受欢迎。后来，水烟传至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传入南洋群岛，逐渐遍及

东方各地。波斯人用青铜或紫铜制作烟筒，印度人则喜欢用可可壳或泥土作的烟具。

水烟袋稍晚于鼻烟、旱烟而传入中国。据《食烟考》载：“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

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其器曰壶，其烟

必瓷锡器盛着抽水烟袋，盖湿食也。”

明末吸烟已遍及大江南北，崇祯年间（����—����年）有大臣奏曰：百姓到处喊
吃烟，“烟”“燕”相通，吃“燕”（北京）岂非造反？于是，崇祯十年（����年）诏令
全国禁止吸烟。翌年又令：“凡私有兜售淡婆姑及售与外人者，不论多寡，均斩首示

众”。禁令极严，有一进京赶考的举人就因携带烟草而被砍头。此后令禁更甚，崇祯十

三年（����年），又下令民间私种者处刑。
然而，众多的吸烟者烟瘾已经养成，烟草被禁后，鸦片便成了最为便利与合适的替

代品，更何况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将烟草与鸦片混吸了，从而大大刺激了鸦片的流

行。

鸦片盛行的另一原因是统治阶层的示范效应。明中叶后，外国鸦片数量大增，从史

料来看，鸦片最早由外国进口，接风气者，自然是皇宫的贵族。当时，人们视鸦片的不

可名状的欣快感为神奇，故将它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有钱者于是自然步趋，所以

它是以一种高级享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但这种“享乐”的特殊在于它的成瘾

性。时髦数次之后，即欲罢不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却

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明中叶后，鸦片由药用品而衍变为享乐的奢侈品，它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由先进变为落后的历史进程。

另外，鸦片使用方法的改进，也刺激了鸦片的消费，这就是吸食法的推广。

鸦片食用方法的变迁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已有煮佛粥、磨乳汁、服生鸦片等用

法。此外，在国外还有一些其它用法，如法国人用罂粟榨油，据说香美无比；印度人一

般取干鸦片制成饼，嚼食款客；作为药品，则是将鸦片和以白糖、藏红花等混合制成药

丸吞服；也有把鸦片融在开水里服下；英国人则喜欢喝鸦片茶。

尽管方法各种不一，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基本上只知道生食鸦片；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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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熟吸，才完成了鸦片吸食史上的飞跃性的变革。
苏门答腊地处热带，中世纪时，因缺医少药，霍乱瘟疫流行。自阿拉伯人将鸦片传

入后，因它能缓解病痛，祛湿避瘴而受到土人的欢迎，鸦片即很快流行起来了。富者服

用上等鸦片，而贫寒之家则将罂粟的花枝茎叶磨制成劣等鸦片，溶入开水中服用。

到了��世纪前期，苏门答腊人取鸦片浆液蒸熟，再滤去残渣，与烟叶混合制成丸
子，然后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有些人则只吸鸦片，从而形成了吸食法。

时荷兰人入侵东南亚，从印度等地运来大量的鸦片，使爪哇一带的吸食鸦片之风渐

盛。此后随着殖民者的东进，荷兰人把鸦片连同吸食的方法传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同

时，在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也将鸦片吸法带回台湾、厦门等地，“自兹以后，我国人

遂沾染吸食鸦片恶习。”

那么，吸食法何时传入我国的呢？大约是在明末。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文人曾羽王在

日记中写到：“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但是，至迟

在乾隆年间（����—����年），中国人已流行用烟枪吸食鸦片了，是年出版的《台海采
风图考》，已明确记载了鸦片吸食法。

吸食法的传播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后果，在此以前的生食法，因进入人体的吗啡毒素

较少而危害较轻；而吸食法使吗啡毒素深入肌骨，危害加深；不仅如此，吸食法使鸦片

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得以充分展示，从而深得追求者的青睐，称赞鸦片的

好处在于“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沈沈，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

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

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这样，使用者对鸦片的

依赖性也就大大加深了，而一旦成瘾，则难以戒除，这样就使得鸦片烟毒越来越广，并

且最终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甚至使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蒙受了难以估量的耻辱与灾

难。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O� O�O�O�O�O�O�

����

黑
二
十
四
史

�

毒
品
史

藏



第二章 鸦版的传播

一、烟草的传播

��吸烟的普及

烟草传入我国之后，由于吸烟能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上的和心理上的刺

激，立即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吸烟爱好者。烟草在各地种植之后，价格不高，吸用方

便，故而吸烟者的范围几乎是不论地位，不论职业，不论年龄，其队伍愈来愈大。仅就

明末的情况看，其发展速度就极为惊人。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条明末人的记载：

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我地（指李逋家乡，今浙江嘉兴地区）遍处

栽种，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风俗顿改（李逋《蚓庵琐语》）。

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

矣⋯⋯而今（指崇祯年间）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张介宾《景岳全

书·本草·阝显草部》）。

张介宾所说的是“西南”地区的情况。在北方，情况也与之相似：

烟酒，古不经见。辽东（指今辽宁）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

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杨士

聪《玉堂荟记》卷四）。

清人沈赤然在追记明末情况时也说：

烟草产自闽中⋯⋯崇祯初重法禁之不止，末年遂遍地种矣。余儿时见食此者尚

少，迨二十年后，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沈赤然《寒夜丛谈》）

明末已是如此，到清代，更是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吸烟习俗逐渐遍布全国。叶

梦珠在《阅世编》卷七讲得很明白：“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

广，获利亦倍。”清代初年的董含在《莼乡赘笔》卷中说得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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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而服之，他处百无一二焉。近日宾主相见，以此为

敬，俯仰涕唾，恶态毕具。初犹城市服之，已而沿及乡村；初犹男子服之，既而遍

及闺阁。习俗移人，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康熙时的著名诗人王士礻真在《香祖笔记》卷三这样写道：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指仆从）妇女，无不嗜烟草者，田家种之连畛，颇

获厚利。考之《本草》、《尔雅》，皆不载。姚旅《露书》云，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菰，

一名金丝醺。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初，漳州人

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

也是在康熙年中，阮葵生在《茶余客话》卷九说：

烟草一名相思草⋯⋯初出吕宋，明季始入中国，近日则无人不用。虽青闺稚

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重矣。

还是在康熙年中，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中对烟草的大流行有了更详细的描述，

并发出了深切的忧虑与无限的感慨：

烟之名始于日本，传于漳州之石马。天、崇间（指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禁

之甚严，有犯者杀无赦。今则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约之天下，一岁所费以千万

计。金丝、盖露（均为名烟之号），等于紫笋、先春（均为名茶之称）；关市什一之

征（指各种税收），等于丝麻绢帛；朝夕日用之计，侔于菽粟酒浆。不知数百年后，

此种有消歇时否？又不知数百年后，更有何物争新出奇，如烟等类否？江河日下，

运会无穷，千岁茫茫，真可浩然一想。

��种植与加工

有如此之多的人吸烟，必然要有大量土地种烟，要有大量人力来加工制成可吸用的

成品。这样，在清代的社会经济中，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烟草行业。

清代人对烟草从下种到收获的大致情况描绘道：

烟草原来出产在江南的浙江、福建等地，如今四方传播，连西北各省亦已种

植。每逢初春季节下种，其性耐肥，肥料愈多长势愈好。烟草的叶子是深绿色，每

片叶子比手掌还大。初夏时开花，花的形状有如簪头，四瓣合抱，稍微有一股辛烈

的气味，藕荷色，其姿态娇嫩可爱。烟草的茎可以长到五六尺高。到了秋天，将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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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采摘下来，晒干之后切成细丝就可以吸用。吸烟时用一个烟筒，将烟丝放在筒

口，点燃之后吸气，烟气从口鼻吸入，可以通达全身各个孔道，使其舒畅。烟草的

质量以福建石马镇的产品为最好（见倪朱谟《本草汇言》）。

在最早种植烟草的华南地区，福建种烟的规模早在明代末年，就已经“多于吕宋”

（姚旅《露书》）。康熙前期，在有些县区，烟草的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

五”（康熙《龙岩县志》卷二“土产”）。到了乾隆年间，甚至到了“烟草之植，耗地十

之六七”的地步（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载郭启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在广东，明代末年就已是“所在有之”（《恩平县志》卷十七“物产”）。

在广西，“草之时尚得值者，有烟叶，颇繁多”（《百色厅志》卷三）。

在湖南有些州县，“种瓜之田，半为种烟之地”（乾隆《湖南通志》卷五十“物

产”）。

在陕西汉中盆地，“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岳震

川《赐葛堂文集》卷四《安康府食货论》）。

在山西，据陆耀在乾隆年间的亲历所记：“余尝随宦至山西之保德州，凡河边淤土，

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尝为《河边叹》云云”（陆耀《烟谱·生产第一》）。

在东北，是“三省俱产，而吉林产者极佳”（《吉林通志》卷三十三“物产·草属”）；

甚至于“陇旁隙地多种之，叶肥大至径尺”（《盛京通志·物产》）。

在中原腹地，据著名文学家方苞在乾隆元年（公元����年）给朝廷的奏折中所描
述的：“以臣之所目见，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且闻于他省者亦如

之。”（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十一《请定经制札子》）

在西南地区，种烟较之他省是较晚一点的，但到了清代中叶，也已有了相当规模，

如在川西的郫县地区，“河坦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点，駸駸乎与五谷争生死也”（彭

遵泗《蜀中烟 说》，见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五）。在滇南的宁州（今华宁）一带，

是“种烟之地，半占农田。卖烟之家，倍多米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下）。在贵

州，“嘉（庆）、道（光）间，闽广人侨寓于此，倡种烟叶，辗转仿效，遂为出产大宗”

（《贵定县志稿》）。

当时各地的烟草种植，可以用前面引述过的王士礻真在《香祖笔记》卷三的一句话

来概括，是“今处处有之”。这话是在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四年（公元至����—

����年）之间写下的。
在普遍种烟的基础上，各地逐渐开始培植一些烟草的优良品种，生产一些高质量的

烟叶，带动了烟草加工、贩运的全面繁荣。这里，我们先引述一首清代诗人陆煊的《烟

草三十韵》，诗见陆煊的《梅谷集》。

异种空前古、巴菰九域覃。

灵根繁海外，移植自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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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普可曾识，桐君亦未探。

谱犹遗李王旬，状并阙嵇含。

《花镜》形初指，《露书》名稍谙。

边庭庸或赖，黔首总全耽。

并筏鱼盐逐，连胜桑苎参。

利多抛稼穑，作苦罢原蚕。

莳（tis�是）艺浑同菜，沽需每藉泔。
青葱临复陌，红艳照秋潭。

似茗收盈屋，如菲采满篮。

十分勤剪剔，一月废梳簪。

打绿需时再，罨（j�oz 眼）黄计日三。
曝干便夹竹，取润合装坛。

品记金丝字，香闻翠盖谈。

牙行各估值，贩客动论担。

村落仍开市，征途偶驻骖。

压怵分缕缕，贮盒竟毵（th�o三）毵。
活火粘绒易，斜阳引镜堪。

滇铜怜阁丽，湘管逮丁男。

麝散还萦篆，云成更结昙。

枯肠生别趣，馋舌得回甘。

味愈清茶冽，功殊中酒酣。

果能消块垒，真个缓忧忄炎（uh�o谈）。
辛辣宁须桂，调和绝胜苷（ h�oh 甘）。
烈愁潜草蝮，芳辟蠹衣虫覃（q�oz 寅）。
冻夕苏寒氵互（i{�互），蛮乡故瘴岚。
火餐防灼肺，勿药定驱痰。

浩劫残灰灭，相思寸烬涵 。

返魂如有术，众醉不妨贪。

这首诗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当时烟草行业生产的全过程，和当时对吸烟的一些认识。

不过诗中有些地方不太好懂，所以作者自己就作过一些注释。我们在这里结合作者原注

作一点解释：“九域覃”，意即遍布天下。“吴普”，三国魏人，名医华陀的弟子，据《隋

书·经籍志》载，他曾编撰《本草》，世称《吴普本草》。后来有人把他误认为著名的

《神农本草经》的作者。陆煊在这首诗里就沿用了这种误说。“桐君”，传说中黄帝时的

著名药师，传说有《采药录》一书。“李王旬”，五代时蜀人，其祖先本为波斯人，著有

《海药本草》，是我国第一部专记外来药物的药物学著作。诗中的“谱”，即指《海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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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嵇含”，晋人，著有《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专记南方植物的著作。

《花镜》，植物学著作名，清人陈氵昊子所撰。《露书》，已见前引。“黔首”，指老百姓。

“剪剔”，指将烟叶采回之后剪去根蒂，剔去粗筋的工作。“打绿需时再”，指采摘烟叶最

好每天中午进行，其余时间采摘会影响质量。“罨黄”，就是将烟叶封闭变黄，也就是今

天的发酵工序。“粘绒易”，指在无火种的地方吸烟，用火镰取火（以金属片与燧石相击

产生火花，点燃火绒），这是我国在没有火柴之前的主要取火方式。“引镜”，指用聚光

镜（凸透镜）点火。“滇铜”，指用云南产的铜所制的烟管。“湘管”，指用湖南湘妃竹所

制的烟管。“萦篆”，形容吐出的烟雾好似篆文一样的弯曲回环。“桂”，桂皮。“苷”甘

草。“蝮”，原注：“烟管中余沥着地，蛇蝮不敢近。”“虫覃”，就是咬衣服、书籍的蠹鱼。

将干烟叶放于橱中，蠹鱼不敢近。“返魂”，这是指清初较为流行的关于烟草的一个传

说，有如此诗原注说：“淡巴国有公主死，弃之野，闻草香忽苏。乃共识之，即烟草也。

故也名返魂香。”其他记载也有叫还魂草的。

从《种烟三十韵》一诗中，可以窥见当时从烟草栽种、采摘、加工、贩运、吸用的

全过程。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处：

“品记金丝字”，作者原注：“浦城产烟品之佳者，标曰金丝。”这就是说，金丝是浦

城所产烟叶的一个名牌。当时人或把烟称为“金丝草”、“金丝醺”，可能最初是以烟叶

切丝后之金黄色而得名，其后浦城（即今福建浦城）乃以“金丝”作为其名牌产品的

“品题”。这一点，还可从其他材料得到映证。汪师韩《金丝录·序》：“烟草之名，若石

马、浦城、衡阳之系以地。”陆耀《烟谱·生产第一》；“第一数闽产，而浦城最著。”可

知浦城在清代确实是最著名的产烟区，而且所出烟草就以浦城为名。这一点，亦载于清

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三：“烟草⋯⋯名因地而得名，如石马、余塘、浦城、济

宁。”烟草中已有了名牌产品，应是烟业繁荣的一种反映。

“香闻翠盖谈”，作者原注：“凡烟草顶上三叶谓之盖露，极香翠香烈，俗美其名曰

醉仙桃，曰赛龙涎，曰担不归，曰胡椒紫，曰辣麝，曰黑於菟，皆是物也。”这种专门

培育优质烟叶的办法在其他文献中亦有记载，如上引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三：“在

闽者名建烟，最佳者名盖露。”而且，早在清初就已有这种方法，沈李龙写成于康熙三

十年（公元����年）的《食物本草会纂》一书，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烟草“今海内
遍地有之，闽产者佳，燕产者次，浙江石门产者为下。春时栽植，夏时开花，士人除一

二本听其开花收种外，余皆摘去顶穗，不使开花，并去叶间旁枝，使之聚力于叶，则叶

厚味美。每烟草一本，其顶上数叶名曰盖露，味最美，此后之叶递下，味递减。”这是

在烟草栽培中尽力培育优质烟叶的宝贵资料。

“莳艺浑同菜，沽需每藉泔。”作者原注：“圃人每灌以米汁甘泔，云烟性所喜。”这

是一种很精细、很讲究的栽培技术。大田作物的栽培，已如园艺一样精细，烟农被称之

“圃人”，说明了当时栽培烟草所花精力之巨，肥料之多，技术之讲究。关于这一点，清

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在他的《安吴四种》卷二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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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烟必需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

头、捉虫、采叶、晒帘，每烟叶一亩需人工五十而后成。其水田种稻，合计播种、

插秧、莳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种棉花、豆、粟、高粱，

每亩不过二三十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

由于烟农的精心培育，清代烟叶在产量大增的同时，质量亦大有提高，除《烟草三

十韵》所提到的浦城金丝烟之外，当时还有若干著名的烟叶品种，如：

烟一名相思草。烟品之多，至今极盛。在内地则福建漳州有石马烟，浙江常山

有面烟，江西有射洪烟，山东有济宁烟，近日粤东有潮烟（《百草镜诠》，转引自吴

晗《谈烟草》）。

第一数闽产，而浦城最著⋯⋯盖吕宋至闽为近，故其种较真，产亦独盛。以余

耳目所睹记，如浙江之塘西镇，山东之济宁州，衡烟以衡州名，川烟以四川名（陆

耀《烟谱·生产第一》）。

（烟草之制成品）衡烟出湖南，浦城烟出山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

兰花香烟出湖南⋯⋯水烟出甘肃之玉泉，又名西尖（陈琮《烟草谱》）。

烟⋯⋯制法：取叶日干，和以茶油，切细丝入碗中，火食之，氤氲馥郁，能避

寒食恶气，出福建浦城、龙岩州者其最著也。江西则广信、宁都所产亦佳。湖广叶

味平美腴韧，辎重水陆四达，为天下利。山东则有所烟，所乃地名，在兖州城内。

又有济宁烟，以芳烈胜。直隶则蓟州、易州、山海关诸处皆产烟，雄劲有力，号北

地之良。又广东有潮烟者，土人以连根竹凿小孔吸食之，每吸不过一二口，亦有力

也。大都天下通行者曰社塘锭子，曰浦城，曰兰花，曰奇品，曰金建，曰白鹤，曰

玉兰，曰佳作伸怀，曰胜酌醇醪。都门造者曰油丝，曰干丝。其余以名著者不可胜

纪（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焚香与吸烟》引《食烟考》）。

烟，种类不一，建烟、满烟尤贵（申涵光《迟山堂凫史》）。

有了烟叶，就必然出现大量的加工烟叶的手工作坊，把烟叶加工为可以吸用的烟

丝。如在四川郫县，从事这种生产的人数不少，县城内外，处处可见到生产烟丝的作

坊，四川地区的名牌产品如“盖露”、“长行”等，都是郫县的产品，其知名度与福建的

名牌产品不相上下（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五引彭遵泗《蜀中烟说》）。在山东济宁，

烟草种植与加工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烟丝加工作坊有六家，每年卖烟丝达白银

���万两，雇用工人���余人，（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在江西赣州地区，开
设有烟丝加工作坊几百家，每家有特地从福建、广东雇来的工人五六十人（康熙《赣州

府志》）。由点及面，上述这种现象应当是当时各产烟区较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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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销与税收

为了将烟叶、烟丝从产地运销出去，必然也会出现一批专门从事贩运销售的行商与

店铺。小本生意的商人可以在街边路旁零售，“市井间设小桌子，列烟具及清水一碗，

凡来食者，吸烟毕即可以清水漱口，投钱桌上而去”（陈琮《烟草谱》）。但更多的是长

途贩运。长途贩运烟草及烟丝的商人，清初就已出现。例如清初人陈鼎在记述他青少年

时期的生活时，曾谈到他年幼时随父辈到云南，因生计艰难，备尝苦辛，后来见到当地

吸烟的人愈来愈多，于是以他叔母的首饰为资本去福建、广东买烟丝运回云南出卖，方

使一家的生活得以改善（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而作为烟草重要产地的福建、广东

地区，则更是商贾云集之地。据陈琮《烟草谱》记载，福建产烟区的烟叶每年五六月间

开始采摘，加工作坊也开始加工。每到这个季节，远方的商人就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

当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本地商人开的店铺、货栈堆满了收购来的烟叶与烟丝，山野中

的农民担着背着烟叶纷纷来到市场求售，外地商人牵着牛马争着采购，贩往他乡。如果

遇上东南风，上百条船载着烟草、烟丝沿水道运往江浙各地。市场上的价格并无一定，

总是随着收成的丰歉而起伏。

陕西地区在全国烟草行业中并不是繁荣的地区，可是到了清代中叶，种烟与贩烟也

已成了当地相当兴旺的经济部门。据岳震川在《赐葛堂文集》卷四《安康府食货论》中

的记载，“城固渭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

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

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

在广西地区，据清代著名文学家方苞的调查，大的城镇有烟铺二三十家，小的城镇

也有十几家；大的烟铺用工二三十人，中铺十余人，小铺也有七八人，是广西地区相当

兴旺的一个行业（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十一《请定经制札子》）。

在各地贩运烟叶的商人中，有不少人采取种种手段成为巨富，例如《清稗类钞·农

商类》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

郑翁，鄞人也，多心计。尝运烟叶，泛舟至某处，同业约迟日上山，使种烟家

久待，得因以减价，违者罚演戏置酒。约定，众烟客多为收猪奴戏。郑夙不习此，

在舟中无事，乃独行入山。人以烟商久未开市，见有一客来，皆欢迎之，咸问市

情。郑对以近来销行不畅，烟客多停业，予以旧业，故勉为一行也。种烟者闻讯，

争以烟叶与郑，在减其值，收之。及交易券定，诸客上山，则烟叶已尽为郑有。不

得已，向郑转购，责郑违约，郑以此利市三倍。归家后，即演剧置酒，延请同业如

约。由是业日益兴，不数年，积资巨万矣。

烟草的贩运，不仅在国内进行，而且成为外贸商品。早在明末，姚旅就在《露书》

中说：福建漳州所种烟草“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就是说，明末就已外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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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这是在南边。在北边，则远销至俄罗斯。北方天寒，吸烟在一定程度上有御寒

的作用，故而在北方很受欢迎。王逋《蚓庵琐语》说：“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

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从东北传到俄罗斯之后，也受到俄国人的欢迎。

方式济《龙沙纪略》载：

俄罗斯耕以马，不以牛，牛千百为群，放于野，欲食牛则射而仆之，曳以归。

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或百

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统之，所携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类，易缣布、烟草、

姜椒、糖饧诸物以去。

有了烟草贩运和专门的烟铺，国家就会开始征收烟税。征收烟税，清初就已开始，

据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年）所修的浙江《金华府志》所载，金华府所辖的金华、
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县，县县都有专门“收卖烟丝”的“烟
户”，全府共有纳税烟户��户（全府的酿酒户才��户），最多的烟户年销烟丝量已超过
千斤。当时的税额，据“康熙十九年奉文，卖酒发行糟坊每坊征银十两，收卖烟丝铺面

每斤征银二厘”。仅从金华情况，亦可见清初烟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

不过，在整个清代，官方都对烟草经营未予重视，烟税的征收也未给予重视，长期

都将烟税附入百货或杂货的厘金之内。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内外交困在财政上表

现得日益严重，巨额赔款使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不得不千方百计收敛税款。在这种情况

下才开始重视各地的烟税征收，并提出了“寓禁于征”的主张。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

两位近代史上的知名人士。一个是李鸿章的幕僚、《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一个是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马建忠曾游学欧洲，知道西方是如何重视烟税的，故而明确提出了“寓禁于征”的

主张。在他的《适可斋纪言纪行》一书中，保存着一封写给李鸿章的建议书：《上李相

伯覆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在这封建议书中，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全国吸烟的严峻形势：

“水烟、旱烟，饥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

统计天下户口，大县不下百万，中小者不下五六十万，今从至少科计，每县吸食以十万

人计。”他主张，每个吸烟者每天征吸烟捐半个铜钱，全国全年可征得��多万串（每串
一千文）。如果嫌此法麻烦，在产烟地征收烟税，也可达到这个数目。他是把吸烟与吸

鸦片一体对待的。不过，马建忠深知当时的清政府所征捐税已经不少，再征吸烟税，各

级官吏也不一定能认真执行，如数上缴，所以他只作建议，对能否执行不抱希望，他估

计的结果是“非不能也，实不歹也。”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李鸿章并未采纳

他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对后来的袁世凯却颇有影响。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年）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财
政日益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形势下，上任第二年就在直隶地区提高烟税与酒税，实行

“重征”政策。第三年又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他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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